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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祖國不會忘記
責任編輯：顏成忠 美術編輯：劉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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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
年周恩來總理在
北京會見《大公
報》社長費彝民
（右）及中華總
商會會長許庇榖
（中）

大

（懷故篇）（懷故篇）

今年是國家六十周年大慶，港人慶祝必有一番盛況。
六十年來，在香港，愛國的不是少數而是多數，絕大

部分香港同胞都是愛國的，都希望國家強大，人民生活改
善、國際地位提高。這一點必須首先肯定。

而在這一廣泛的共同愛國基礎之上，有少數個別人士
，憑着他們獨有的見聞經歷和才幹膽識，以及對國家民族
的無比忠誠，在港為愛國事業做了大量 「出神入化」 的工
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

本報記者 葉中敏

▲鄧小平在
京接見費彝民及
夫人蘇務滋

▲

報慶接待
學者來賓：（右
起）社會人類學
家費孝通、費彝
民、美學家朱光
潛及經濟學家陳
岱蓀

▲ 「文革」 後在鄉村俱樂部接待訪
港的夏衍（右）

公報前社長費彝民先生就是這些傑
出愛國人士中最具獨特風格、也最
受歡迎的一位。

人稱費公待人真誠
費彝民生前，朋友均以 「費公」稱之而

不叫名，鮮有人叫他的職銜如什麼 「費總」
，更沒有人會去留意他的全國人大代表或什
麼委員、主任之類的 「官稱」，因為費公待
人接物熱情、親切、真誠，使得所有與他交
往的人士都會感到如沐春風，不會有什麼
「左派右派」之感。

然而，對一些了解情況的人士來說，他
們無不心悅誠服地一致認為：費公就是一位
最出色、最高明的 「統戰高手」。

統戰，本來指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四九年之後在香港，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
統戰工作就是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團結一切
可以團結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為建設強大祖國的共同目標而努力奮鬥。

今天，在回歸已經十二年的香港特區，
「統戰」二字已經成為 「歷史名詞」，祖國

大門已經完全敞開，任何人隨時都可以進去
做生意、探親訪友和旅遊玩樂，愛國非但不
再 「孤立」，而且成為 「時尚」，沒有幾個
「左派朋友」在同儕中會很沒有face， 「中

聯辦」負責人酬酢活動簡直應接不暇……。
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以至改革開放前

，特別是 「文化大革命」年代，局面卻完全
不是那麼一回事。當年，當了 「左派」，不
要說交朋友，就是親友、老同學，在街上看
見也會遠遠避開；進國貨公司購物、到左派
戲院看電影，隨時會被拍照留下紀錄；公務
員不可以到大陸旅遊； 「左校」畢業生不可
以進大學、更休想當公務員；左派報紙在新
聞採訪中經常視作另類，政府 「吹風」更加
冇份；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行動
有顧忌，別人也 「敬而遠之」……。

就是在如此一種重重包圍、處處孤立的
情況下，費彝民這位 「統戰高手」憑着他的
過人本領，如魚得水、揮灑自如地展開了以
工商界、文化界和上層社會為主要對象的統
戰活動，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周總理親
自交託給他的任務，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
人、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無可比擬的貢
獻。

被稱讚是「左派能人」
費彝民在統戰工作方面的 「能量」，不

要說曾多次獲得周總理的表揚，就是當時的
港英殖民統治者以至其他在港的外國政治力

量，背地裡都無不豎起大拇指讚一句 「左派
能人」。

費公的統戰工作之所以能夠如此出色、
有成效，關鍵在一個 「誠」字。他以誠會友
、以心待人，用真心實意和切實行動來關心
別人、理解別人、幫助別人，而且肯承擔、
重承諾， 「被統戰」者被他的愛國熱誠和人
格所感動，也慢慢走上了愛國的道路。有關
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解放初期，上海一大批金融界人士被當
局以 「涉嫌擾亂金融」之罪名而扣押，他們
在香港和海外的親友亟盼營救，但一般左派
人士都以情況嚴重而不敢沾手。已故保險界
人士金如新先生父親被扣，他在友人介紹下
找上了費公，表達救父之情。費彝民得知金
老先生確實是一位老派、守法的民族資本家
，答允相助，經聯繫後，了解到扣押只是為
了調查，費公向上海當局提出了一個 「兩全
」辦法，由金如新返回上海 「代替」老父接
受調查。結果，金老先生得以離滬來港，金
如新在被扣一個月、證實清白之後亦得以安
然返港，此後父子兩人皆視費公為 「生死之
交」，而 「有困難、找費公」或 「費公夠義
氣、夠朋友」等評語，亦在上海人圈子中不
脛而走。

聯繫孟小冬來港看戲
費公能夠在社會上廣交朋友，除了待人

熱情、肯幫忙之外，當然還有一些 「殺手鐧
」，其中，京劇就是他廣結善緣的 「橋樑」
之一。

六○年代初，北京京劇團來港，在九龍
普慶戲院演出，團中四大頭牌：馬連良、張
君秋、裘盛戎、趙燕俠，加上譚元壽、馬長
禮等一班新秀，陣容盛極一時，聲勢十分浩
大，輪候買票的人日日排出彌敦道。

而就在北京京劇團赴港前，周總理親自
下達了一個 「非常任務」：聯繫孟小冬。

孟小冬何許人也？看過不久前上演的黎
明與章子怡主演的電影《梅蘭芳》，可能會
略知梗概。

孟小冬是解放前紅遍大江南北的一位京
劇女老生，拜在京劇鬚生泰斗余叔岩門下，
盡得真傳，有 「冬皇」之稱。而當年孟小冬
與梅蘭芳的一段情，只能開花不能結果，孟
小冬一怒之下，下嫁 「海上聞人」杜月笙，
四九年隨杜赴港，再定居台灣。

在台灣的孟小冬依然具有超然地位，官
商名流無不爭相結識往還，香港一些滬籍
「紗廠幫」京劇票友，更不惜每周坐飛機到

台北向孟小冬學戲，而孟小冬脾氣有點古怪

，常要到深更半夜興致來了，才會 「開金口
」哼上幾句，而一眾徒兒無不「如奉綸音」。

如此北京京劇團想要在港演出期間 「聯
繫孟小冬」，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就
如三國劉備過江招親臨行前諸葛亮授予三道
錦囊一樣，周總理行前還交代了一句話：有
困難，就找大公報費彝民協助解決。

果然， 「聯繫孟小冬」的任務理所當然
地落到了費公的身上。費公憑藉其和
香港 「紗廠幫」的交情，以及當年
在上海和京劇界的淵源，輾轉把
口訊帶到了台灣，帶給了孟小
冬本人。

久居台灣一隅的孟小冬
，對周總理的一番盛意自然

心存感激，答應來港看戲。
北京京劇團首演《趙氏孤兒》之夕，普

慶戲院冠蓋雲集、車水馬龍， 「全院滿座」
牌高懸，但前排中間卻留下了幾個空位沒有
人坐，以免後一排的視線受阻，很多人都不
知道是何等大人物光臨要如此排場？到鑼鼓
敲響，一位氣度不凡的 「老太太」在眾人簇
擁之下就座，眾人無不立即議論紛紛： 「冬
皇從台灣到香港看戲來了！」

而 「好戲」還在後頭。看戲之後，孟小
冬答應與馬連良、裘盛戎見面，大家當年在
北京、上海都是舊相識、老朋友了，孟小冬
赴台前最後一次在上海演出，為杜月笙 「做
壽」，劇目是《搜孤救孤》，配演屠岸賈的
就是裘盛戎，演出哄動了整個上海灘， 「白

虎大堂」一幕更是 「一句一彩」。

廣泛團結文化學術界
但是，見面安排在何處為宜？孟小冬當

然不會赴劇團所住的酒店，在公眾地方則難
免 「曝光」。團方幾經考慮及請示上級後，
提出會面地點在灣仔軒尼詩道大公報六樓費
彝民社長的會客室。孟小冬同意了。

地點解決，人選問題又來了。孟小冬要
先看名單，一看之下，馬、裘、張等沒問題
，費彝民是主人當然在場，但對團長、文化
部副部長薩空了， 「冬皇」卻提出： 「這個
是共產黨，我不認識，不要他在場！」

結果，會面氣氛十分融洽，各人互道別
來情況，費彝民則成了這場 「名角會」的
「總導演」，在他談笑風生的穿插下，令會

面更加親切和熱鬧，而在最後合照留念後，
馬連良和費彝民更當面轉達了周總理歡迎孟
小冬回大陸演出或看看的邀請。

其後，儘管因種種原因，孟小冬並沒有
返回大陸，但是此次觀劇之行以及在大公報
的會面，卻在台灣上層和文化界發生了深遠
的影響： 「共產黨」並沒有扼殺傳統文化，
而且尊重孟小冬、尊重藝術家。

在當時兩岸關係緊張，缺少聯繫的情況
下，這點正面訊息的影響不容低估；而儘管
周總理高瞻遠矚、胸襟廣闊，但如果沒有費
彝民這樣的 「統戰高手」配合，效果也是大
打折扣以至難以達到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內地亟盼恢復
對外聯繫，而國家 「用人之秋」，就正是費
公大展拳腳之時，他建議、組織了包括 「金
縷玉衣」在內的出土文物展覽、《二十四史
標點本》出版座談會、《紅樓夢》研究論壇
，分別邀請了王冶秋、唐蘭、馮先銘、周汝
昌、馮其庸等文史大家來港，與本港的大學
教授和學者見面座談，達到了非常理想的效
果，當時文化學術界都以 「文革」破壞傳統
文化為憂，這些活動不但有助增進了解，而
且打開了兩地文化學術界的新局面，其後兩
地互訪增加、交流不斷。

今天，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十二年，內地
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兩岸亦已 「三通」
，六十周年國家大慶也快將到來，但前人篳
路藍縷之功又豈可淡忘？ 「統戰高手」費彝
民就是這樣一位功績卓著、不能忘記的人
物。


